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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74248 社學二黃佳玉 

社會學實踐報告 

    去年 11 月 24 日，在同學的推薦下，參加了伊甸的海外志工說明會，通過第一階段面試，並於

第二階段電腦篩選的過程中獲得參與第 183 梯次泰北清萊滿星疊行程。1 月 8 日與 1 月 20 日為行前

籌備會，經過教案準備、心態調適後，於 2 月 8 日至 19 日於泰北清萊滿星疊戒毒村服務。 

伊甸基金會的海外志工在幹嘛？ 

    先稍微簡介一下伊甸海外志工服務隊。在變成伊甸海外志工服務隊前，必須先參加說明會。說

明會除了宣布伊甸的服務理念外，還須參加想要服務的據點的介紹。聽完說明後會蓋章，蓋完兩個

章後，讓伊甸確定你應該已經知道服務內容，就可以參加面試。面試時主要是回答服務心態或參與

動機等問題。海外服務隊主要有兩種形式，除了服務對象用中英文差別外(中文：如大陸、台灣偏

遠地區、澳門等；英文：印度、尼泊爾等，有分中英文面試)，依服務性質還有探勘隊與志工之差。 

以下為個人自製的簡單對照： 

    不論是哪一個類型或地點的海外志工隊，基本上伊甸海外志工最強調的是「彈性」。新疆的志

工隊曾經發生由於當地沒有廁所這個概念，都是直接在草堆或泥地解放，該梯次某一志工不願意配

合，而四天沒有排便，最後決定簽離隊證明書，返回台灣。諸如此類的適應問題，都需要志工配合，

甚至於有些地方偏遠到連伊甸和當地連絡都很不方便，以至於行程上的安排和行前說明會完全不一

樣。事實上本次泰北梯次就遇到這個問題。 

    本次於泰北滿星疊服務內容為教導當地小孩中文與協助進行農忙。泰國的第二語言是中文，甚

至比英文還重要。滿星疊這個村子位於泰緬邊境，治安與環境條件較差，加上過去歷史造成的創傷，

當地的華人後裔孩子們缺乏教育資源，因此陪伴孩子與教導中文是本次志工服務目標之一。而第二

目標協助農忙，則是由於伊甸本次和滿星疊合作的機構是由同樣為基督教的晨曦會成立的戒毒村。

 探勘隊 教育志工 

性質 尋找服務地點 提供當地孩子所需教育資源、家庭訪

問、文化交流 

活動 田野調查、參訪當地機構、探勘合宜地

點、未來服務規畫 

於當地機構或學校進行教學、與居民進

行文化交流 

居住 由於時間、行程彈性，為避免意外，居

住於當地飯店，較為高級 

於機構內或村莊中，設備相較探勘隊十

分簡陋 

基本

要求 

體力、語言、溝通能力、不同文化心態

適應 

教育熱忱、耐心、不同文化心態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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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緬邊境，特別在金三角一帶，過去以種植鴉片與毒品為主，當地吸毒狀況很普遍。晨曦會以信仰

戒毒方式，在滿星疊設立戒毒村。戒毒村內以農業為生，本次另一目標為協助農忙活動。 

    在行前須知中告知當地氣候與生活條件，後續日記中會提到。較為特殊一點是在與弟兄的相處

方式上，領隊再三強調幾點： 

1. 「女孩子不可以穿無袖、短裙，並且在室內曬內衣褲、不能攜帶粉狀藥品、不以個人名義贈與

禮物、不可以唱流行歌」─為了避免弟兄有多餘的想法 

2. 「不可以單獨和弟兄聊天，最好三人以上」─為了避免任何可能發生的危險 

3. 「不洩漏任何個人資料或連絡方式(居住地等)，若真的被問及，就說是伊甸的志工，或是不要

給予細節」─曾經發生過有志工承諾弟兄回到台灣後會介紹工作，但弟兄回國後，受到環境影

響又開始吸毒，由於當時志工有提及其居住地，弟兄透過許多管道得知，而跑去找當時的志工

借錢。另一方面，曾經有志工給小朋友 facebook 的信箱，小朋友非常開心而省下每天的餐費，

自己走到離村莊很遠的市區網咖使用電腦，只為了和老師見面。 

4. 「不輕易給予任何承諾」─這一點每個志工隊都一樣。曾經有甘肅小朋友和志工約定好，但後

來志工沒有再回到甘肅。小朋友自己一個人坐火車到深圳，以為這樣就可以看到台灣並且找到

志工，但在深圳下落不明。後來伊甸志工隊動員尋找，最後在深圳某家鞋廠找到小朋友，小朋

友仍在試圖賺取去台灣的旅費。 

    除了上述須知之外，出海關前，海外志工主人永祥哥宣布伊甸海外志工的幾點理念： 

「變成當地人吧，不要改變當地生活形態」「不要留下伊甸的標誌，只要讓小朋友知道台灣來的人

來陪他們就好，不要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受助者，要讓他們覺得是當地學校爭取到這個資源」「不要

給小朋友禮物，一個小朋友有就全部都要有；不要收小朋友的貴重禮物，不是每個小朋友都給得起」

「這次和晨曦會合作，禱告時間是必然的，如果禱告與你信仰不同，可以想著你自己的神」「不要

把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任何人身上，不管是小朋友、居民還是你的同伴」「不輕易開始、不輕易結束」 

    從這些行前須知感覺到伊甸基金會很強調「尊重」一事。但在弟兄的相處部分，這些的行前須

知造成什麼樣的影響，後續會提及。 

參加志工隊的人是怎樣的人呢？ 

    一月份舉辦的籌備會是我們第一次看到領隊。通常一個梯次會有兩個領隊相互搭配，我們這一

梯次的領隊剛好是伊甸領隊群中年齡最大與最小的─66 歲與 19 歲。小領隊育詢和我同齡，因此對

她很有好感，是個活潑積極的女孩子，曾經參加三次伊甸辦的海外志工活動：澳門的中輟生、泰北

另一戒毒村滿樂福，再來就是這次。66 歲的領隊漾漾是資深志工，從伊甸有海外志工服務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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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每年都有參加。事實上，海外志工主任永祥哥是她的兒子。曾是游泳國手及鐵人三項多年冠軍得

主，年紀雖大卻比每個志工的體力都要好。 

    本次梯隊包含兩位領隊有二十二個人，其中三位是高中生，三位是社會人士，其餘都是大學生。

大學生中有四位是教育大學或相關學系的。據領隊說法這次算少的，通常比例會更高。有六位曾經

參與過伊甸海外志工，有一位更是已參加過五次。此外，由於伊甸的領隊群是由曾經參與過的人之

中挑選出來，在本梯次中除兩位領隊外，有一位是正在接受培訓的領隊，另一位則曾經接受過領隊

培訓的邀請，卻因時間考量而拒絕。還有一對情侶和一對兄妹相約來報名，明明是電腦選號卻報名

上了，負責人也表示不可思議。 

泰北？清萊？滿星疊？ 

    剛開始說到要去泰北服務時，很多人還以為泰北是個地名。說來非常慚愧，在出發前我對泰國

的印象也僅只於騎騎大象、看看人妖等，曾經參與過的典型曼谷觀光客行程。這次服務的清萊省著

名的是泰國國王的家鄉，還有玉佛寺。當然，最重要的是泰北孤軍後裔，同時也是我們這次服務的

對象。國共抗戰時，曾有一批軍人被遺留在泰北，他們無法回到中國或台灣，又無法被泰國人接受，

其生活形態如同難民般，缺乏水電。在泰國政策考量下，也不能到泰北之外的地方發展。後期雖然

有部分泰緬華僑能夠回到台灣的中和、永和居住(南洋街)，但國籍和權益問題卻未獲得適當的解

決。提供教育資源讓當地的孩子是我們這次服務很重要的一點。過去滿星疊以種植鴉片為主，毒品

取得容易，當地吸食毒品情況嚴重。現以種植茶與咖啡為主。 

從桃園中正機場坐飛機到曼谷國際機場約三小時，在曼谷等候轉機約兩個小時，到清萊機場約

一個半小時，再搭兩個半小時的車上山，就抵達美麗的滿星疊戒毒村。說起來，雖然泰北和台北的

緯度差不多，但氣候和生活條件實在相差甚遠。泰國一般分成三季：三月到五月的熱季、六月到十

月的雨季、十一月到隔年二月的涼季。所幸這次去是當地涼季，但一下機場也夠炎熱的，平均溫度

二十七度，和台北冬天的落差極大，一出機場就開始一件一件地脫掉外衣。 

        

    伊甸在泰北的服務是和當地的晨曦會合作。晨曦會是基督

教的戒毒機構，滿星疊的戒毒村是我們這次的居住地。一出境

便準備有兩台廂型車與一台載行李用的卡車。除了招牌上的泰

文和沒有柏油路，從機場到市區景像和台灣南部相去不遠，人

很稀疏，交通工具以摩托車為主。(根據曾經來過的領隊指出，

泰國的摩托車打檔方式和台灣不同) 離開市區到了郊區則是一

片又一片的稻田，雖然花東的景象也大致如此，但其實這是我

第一次在農田看到密度這麼高的牛群，一路上看到約二十幾

擁擠的貨車，但是之後的乘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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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上山後反而為了安全而有柏油路，卻很少看到車。開了近兩個小時看到的唯一一台車則擠滿了

人，大家驚呼連連。除了美麗的風景和涼爽的微風外，偶爾會看到類似部落的地方。建築大多是高

腳屋或水泥矮房，通常都可以一眼看到客廳。路上常常出現野狗或小雞，總是要按喇叭驅趕。可能

是因為下午時段很熱，路上行人不多。而越往滿星疊，柏油路漸漸消失不見，取而代之的是越來越

小的路。由於廂型車無法上山，因此在半山腰全部的志工們還需要換成小貨車，以上面圖片的方式

再進入村子裡，不過一路上沒有人抱怨，大家高聲唱起歌來。 

滿星疊戒毒村的基本配備 

    兩個半小時的車程，中間還「轉車」，吵雜的小貨車終於開進我們的居住地─晨曦會戒毒村。

一進村就感受到戒毒村的清幽，進入眼簾的是一片翠綠山林，有與世隔絕的愜意。在戒毒村的正前

方有一座清澈的湖，在湖光中可以發現對面村莊對稱的倒影，非常美麗。前面有小湖，後面有山坡，

在村子裡則有很多小涼亭，弟兄經常在涼亭裡打乒乓球，該涼亭有電視，每個禮拜會有幾天可以看

電視，但是是撥放教育影片。(基督教一般對於信徒的稱呼為弟兄姐妹，故以下延續此稱呼)我們的

宿舍是茅草屋，只有一層的竹板牆壁上貼著華文報紙，透光通風，床是大通鋪。女生宿舍有小浴室。

說是浴室可能會造成誤會，因為實際上只有一個蹲式馬桶，裡面有個裝滿水的大水盆和一個小水

盆，供大家洗澡或沖馬桶。村裡有 1 隻小貓、3 隻大狗、2 隻小狗、4 隻兔子、3 隻鳥，還有 1 隻母

雞和公雞帶著小雞亂跑。雞舍裡養了 79 隻雞，下了蛋之後可以拿去市集賣。戒毒村除了基督教徒

捐獻外，一部分的經濟來源是販賣弟兄自己種的作物或雞蛋。 

以下是簡略地圖： 

男生宿舍 

(茅草屋)(五

人) 

涼亭 

牧師房間 
涼亭 

涼亭(乒乓球、象棋)

弟兄宿舍(十二人)(水泥屋) 

新來弟

兄宿舍

食堂、廚房 

(水泥屋) 

籃球場 

廁所 

發電機

   

   

 
  工作空地 

弟兄晒衣場 

兔籠、鳥籠 

涼亭與吊床 

   空地 

女生宿舍(茅草屋) 

(十七人，有浴室) 
  停車棚 

   曬衣場 

   禮拜堂(水泥屋) 
福利

社 

                                                山 雞舍、倉庫

       湖 

           柵欄 

路 

老師 

房間 

浴室 

小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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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毒村並不大，不過可以休息的木造涼亭一堆。沒有瓦斯所以是冷水澡，供電是用發電機，

只有早上四點半到六點、傍晚四點半到九點比較暗才會發電，為了志工們才特地開到九點半。上述

地圖用詞或許還略嫌現代化，像是食堂其實就只是擺著幾張桌椅，只是因為在那裡吃飯所以叫食

堂；廚房是用灶來做菜的，竹子木材在這裡顯得相當重要；停車棚是茅草搭起的棚子。從地圖可以

非常明顯看到，我們住的地方和弟兄住的地方稍有區隔的。約五十公尺，但弟兄不會過來宿舍區。 

戒毒村內的不同角色 

    在入口處的黑板上面寫著：老師同工 2 人、總務同工 1 人、門訓同學 2 人、戒毒弟兄 16 人、

小學生 3 人、弟兄的太太 1 人，共 25 人。 

    晨曦會的狀況是這樣的：戒毒弟兄→門訓→實習同工→老師同工。戒毒的弟兄有從台灣、緬甸、

泰國來戒毒，先押七千塊保證金，離開後會全額歸還。台灣和泰國的人大約要在裡面一年半、其他

地方則是一年。結束後若想繼續待在戒毒村也可以。不使用現金，而是記帳，由家人付款。門訓是

指當弟兄戒完毒後，若願意繼續在戒毒村工作，可以擔任門訓，繼續在滿星疊參加基督教培訓課程，

並在村中配合進行幫忙，通常是五六年；課程結束後是實習，可以進入村裡進行某些協助工作，同

時也可以在禱告時上台分享等等；老師則是在課程與實習結束，經由晨曦會的黃牧師認可成為老

師。同工的意思指是指長期在此幫忙並有領薪的人。 

    小學生是因為有些人在戒毒村戒毒完後，怕回到原來的環境又被影響，所以讓小孩寄住在戒毒

村。會定期寄錢回來，逢年過節也會去探望孩子。而孩子們要等父母認為自己能夠真正的照顧好他

們，自己和環境都夠好了，才會回去。這樣的做法乍看很沒有責任心，但依照經驗卻是戒毒村認為

對小孩比較好的做法。最小的孩子九歲就吸毒了，晨曦會不希望這樣的事情繼續發生，也同意寄養。

滿星疊只有三個孩子，但晨曦會在泰北較大的分部「滿樂福」則設立了一個「撒母耳之家」，裡面

專門照顧這些孩子們，約幾十個人。伊甸去滿樂福的志工隊服務對象就是這些孩子。 

    弟兄的太太則是因為弟兄在戒毒村，不想自己一個人在家，硬是跟來的一位可愛的太太。不會

中文，也聽不懂，是泰國當地少數民族阿卡族的婦女。弟兄不好意思趕他走，成為戒毒村的一員。 

滿星疊戒毒村的鄰居們 

    第一天我們到附近的湖逛逛，有地理課本上的高腳屋和養鴨人家，實際看到感覺很新鮮。但深

入別人家裡胡亂拍照還是不太好，所以也沒有進到隔壁村裡。附近有位阿伯腳上裝了義肢，正平大

哥說是在作戰時受傷的。房子離戒毒村有些距離，沒有機會和他講到話。戒毒村附近還有一些秘密

的山林小道。第二天早晨原本要進行農忙協助，但正平大哥說弟兄們這次上山砍竹子，怕我們剛來

太累，此外砍竹子的地方也不夠放二十二個人，所以無法幫忙。領隊漾漾姐提議去附近的山林晃晃。

漾漾姐帶過很多梯隊，已經相當熟悉滿星疊，正平大哥也同意開貨車帶我們到離村子約兩三公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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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座湖。我們進入的山林非常隱密，走了很多小路。一條小路僅夠一人通過，簡直是大冒險，中

間還有人的腳深陷泥沼中，鞋子拔不出來。村裡的黃狗啾啾跟著我們，靈活敏捷的像是在嘲笑我們。

大約走了一個小時，祕密小徑走到了盡頭，沒什麼好看的，大家只是在享受冒險的感覺。 

    星期六日，山下的居民有些會到戒毒村裡的禮拜堂聚會。如果有事情需要幫忙，也會請戒毒村

的弟兄下山協助，叫做「相幫」。本次遇到泰國的婚禮，弟兄也下山去幫忙搭棚子。新郎新娘家邀

請弟兄們參加婚禮，但當天由於已排定要出遊，因此無緣參加。弟兄幫我們包了一些小菜。這次農

忙時幫忙種的咖啡苗，是當地一位老先生因為有多餘的苗而捐給弟兄們的。 

我在滿星疊的日子 

    志工活動沒有一般觀光團那麼華麗的行程表，但在十二天中扣除前後兩天搭飛機，中間有兩天

是安排出遊，認識泰北。除此之外基本的行程重複，活動時間如下： 

    雖然住在一起，但我們的生活和弟兄的時間有些差距，弟兄的活動時間如下： 

    禱告時間通常是先唱三、四首歌，再進入經文解說。有時會有故事分享，或是弟兄的個人故事

見證。主持的是老師或是牧師，旁邊有翻譯。最後以默禱結束。弟兄們全部都是基督教徒，畢竟是

福音戒毒村。但志工隊裡只有漾漾姐是基督教徒。第二天晨禱時，只剩下漾漾姐旁邊的座位，剛開

始很猶豫，想說要是不小心睡著了，說不定漾漾姐會不開心。在經文講解時忍不住有點睏，偷瞄了

漾漾姐一眼，發現她睡得很沉。吃飯時和漾漾姐說原來她也會睡著，她倒是很開朗的說：「因為我

在主的環抱裡。」漾漾姐在宗教上面比較不強迫，算是個率性的人吧。 

    泰北的行程比起其他地方的行程來說很輕鬆，總是被其他伊甸志工笑稱「高級觀光團」。老實

說，雖然我沒有參加過其他的行程，我也可以感受到滿星疊的行程很鬆，沒有太多壓力。 

(一) 一菜一湯卻很滿足 

    晚飯六個人一桌一菜一湯，經費有限，因此我們吃的白飯並不是長長的泰國米，而是劣質的短

短的泰國米。我們在滿星疊的三餐都是弟兄煮的菜，菜是當地時令蔬菜加上豬肉末，味道偏辣偏鹹；

湯是當地時令蔬菜，味道偏鹹。沒錯，菜色的宗旨就是當地時令蔬菜，不管是客觀主觀來看都很單

調，但每餐都吃得很開心，真是奇妙。實際上三餐的菜色都一樣。更貼切地說，每一餐都是在吃下

去的那一口才會發現「噢，原來不是昨天那個菜阿」顏色、配料完全相同。不過弟兄的菜很好吃。 

7：00 8：00 9：00 12：00 12：30 16：00 18：00 19：00 21：30

晨禱 早餐 上工(農忙) 午餐 教案準備與洗澡 教學 晚餐 小組時間 就寢 

5：00 6：00 7：00 8：00 9：00 11：30 13：30 16：30 17：00 18：00 20：00 21：00

早操 晨禱 晨禱 早餐 上工 午餐 上工 自由 晚餐 晚禱 自由 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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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前都要進行禱告。早餐和弟兄們一起吃，由弟兄負責禱告。但午餐和晚餐不知何時多了「最

後一個到食堂的人要禱告」這樣的規定，因此每當十二點一到或是教完小朋友，戒毒村裡就會開始

出現狂奔的人們。弟兄總是一面看著跳下卡車的我們一面偷笑，叫我們不要跑太快以免跌倒了。 

    雖然滿星疊水資源豐富，但熱水只有在用餐時間有燒柴火時才有。有些人帶了泡麵，結果根本

沒有吃。沒有高級過濾系統，因此喝的水裡面有些許泥沙。第一天裝熱水的時候沒發現，是後來某

天弟兄幫我裝水時叫我先不要喝，等到沙子沉澱後再喝。再次打開水壺看見真的有泥沙沉澱時有種

哀傷的感覺。 

(二) 蓮蓬頭可是高科技產品阿 

    第一天沒什麼流汗，大家都沒有洗澡。根據參加過的人表示，新疆的服務據點是沙漠近郊，兩

個禮拜才有水，為了不占用當地資源也同時因為好玩，志工大部分可以十四天不洗澡。第一天大家

開玩笑說挑戰十天不洗，不過泰北的天氣從早上的四五度，到了中午直逼三十度，實在很熱，最後

決定要洗澡。最後一個洗澡的人大概撐了三天，也屈服於冷水澡之下。其實泰北靠近湖邊，完全沒

有占用水資源的困擾，若不洗澡純粹只是懶。 

    為了增加效率，我們通常先在外面的水溝旁洗好頭，再進入浴室洗身體。進入浴室時有一個大

水缸，裡面裝著從山上接來的泉水，所以有點混濁。用手稍微試了一下水溫，可能只有十度左右吧。

第一次洗的時候，對峙般地看著冷水，實在很猶豫要怎麼進行第一瓢。最後決定從四肢末端開始慢

慢「澆」，大約五、六瓢後突然覺得也沒有什麼。到後來更是可以在傍晚洗澡洗頭也沒有問題。 

    洗好頭後在廣場曬頭髮。因為沒有電，所以不能用吹風機，只好用吸水毛巾不斷擦頭髮。沒想

到太陽很大，五分鐘就乾了。我們洗頭和洗衣服都在水溝旁，女生宿舍後面有個空地可以曬衣服，

中午曬的話兩小時就乾了。 

    不管飲用水或洗澡水都有泥沙。第一天晚上，因為燈光很暗沒有注意，還用不太乾淨的水刷牙。

隔天大家看到水的顏色時，只能自嘲「大顆粒可以去齒垢」。 

(三) 自然的生活作息 

如同前述，我們住的是茅草屋，牆壁用報紙擋風。在滿星疊的第二天早上醒來完全是被冷醒的。

日夜溫差很大，凌晨可能只有十度。第一天醒來時大約是早上四點。公雞在凌晨一點多就開始叫，

真不知道牠到底用什麼時間睡覺。更誇張的是牠每隔十分鐘叫一次，並不時的傳來小雞散步的沙沙

聲。第一天晚上的睡眠品質有點小崩潰，加上很冷，台灣的作息沒有調過來，進行晨禱的時候眼睛

快要闔上，翻聖經的時候也一直小聲的問現在是第幾頁。但習慣後，大多時候都是五點起床，九點

半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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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禱是七點開始，不過我們會在五點起床，到山下的早市逛逛。雖然不是規定行程，但大家都

會努力爬起來。早餐往往是最道地的泰國小吃：豆漿一杯 3 泰銖、年糕一個 20 泰銖、米粉粄條 10

泰銖、玉米粑粑一個 10 泰銖、蛋餅加煉乳，一個 10 泰銖、碗豆粉加麵 10 泰銖、實心的地瓜球一

袋 10 泰銖等很多特殊小吃。泰國的水果很便宜，一整袋葡萄 10 泰銖，一顆西瓜 20 泰銖，同團有

人買了，但走回去的山路走得很痛苦。 

    本次協助農忙，首先稍微整理了工作場地，將雜草除去，變成平地。接著開始將他人捐贈的咖

啡苗放入一個小袋子裡。這個小袋子在土中埋久了會分解，因此當咖啡樹長得差不多，袋子也會融

在土裡變成養分。小的咖啡苗裝入袋子後，會拿到後面山坡種。等到種出咖啡豆後，可以賣到山下。

這次大約裝了三千顆咖啡苗。協助後是午飯。午飯之後是討論教案的時間，但其實討論並不會太久，

因為在台灣時就已準備的差不多。通常我們都會和弟兄聊天、打球或是睡午覺。洗澡洗衣洗頭也是

在此時進行，溫度比較剛好。 

    大約四點半出發到小學校宣愛堂，五點到達。教完後六點半回到戒毒村。吃完飯大約七點，七

點半開始小組時間。小組時間的前一小時是團康遊戲，後一個小時則是以「誠實的椅子」，也就是

被選中的三個人分享個人故事與心得為主。每天晚上透過這樣的模式相互了解，是這個團隊很特殊

的相處模式。晚上有時會一起看星星，分享心事。 

(四) 「莎哇滴咖！」伊甸競選團 

    戒毒村位於山上，到山腰的服務學校大約二十分鐘。每天搭小貨車上課。曾經嘗試分批載，但

嚴重延誤到上課時間，最後還是大家相親相愛。每次出發前往服務學校的路上，我們都很努力和附

近的居民打招呼，畢竟要當十二天的鄰居。頭一天的三十分鐘車程簡直挑戰人體扭曲的極限，大家

擠來擠去，還要小心掉出貨車外。開車的正平大哥很緊張，怕我們跌出去所以不敢開太快，但不開

快一點又像是酷刑，真是兩難。大家開始學會如何擺姿勢不會掉下去又可以打招呼後，每天做小貨

車都會大聲唱歌。 

    第一天我們還用破泰文和當地居民揮手打招呼，大部分的居民只是偷笑沒有回應，或是傻眼看

著我們。從第二天開始，有個小朋友會在固定時間出來和我們打招呼，然後吃吃的笑，真可愛。攤

販則是在之後就見怪不怪，大部分的居民都會和我們揮手。 

「跟聽到的不一樣嘛！」 

    我們合作的宣愛堂是基督教設立的小學校，每次都要先唱聖歌才會開始上課。其實宣愛堂不是

正式學校，是當地人楊老師為了讓小朋友學好中文而開的類似課輔的地方。 

    第二天中午時，宣愛堂的楊老師來到戒毒村。沒想到楊老師卻帶來一個遺憾的消息──之前一

個會彈吉他的老師因為資源實在太缺乏，所以離開宣愛堂。大家都很喜歡老師，走了一批小朋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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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學習。此外，由於楊老師個人因素，比原先通知提早一個小時下課，我們只能和小朋友相處一

個小時。這樣的落差，除了兩個半小時的教案變成要一個小時完成，更重要的是小朋友人數：幼稚

園由原先的 20 人變成 9 人、一年級從 15 人變成 5 人、二年級和四年級從 10 變 2 人、三年級和五、

六年級整班消失。志工老師比學生還要多。領隊立刻通知大家更改教案，重新分配老師的年級。 

    為什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剛開始大家都沒辦法理解。後來發現，因為滿星疊是山上，學校

和老師資源不多，和伊甸進行通知是有困難度的，所以才會變成當天得到通知，必須適應滿星疊的

新狀況。前面老師的離開使宣愛堂從八十人變成二十人。留下來的孩子大多是沒有辦法去山下的孩

子，我們更要努力陪伴他們。班級急遽減少，因為幼稚園部有兩位六年級的翻譯，三年級跑到二年

級，五年級的到四年級，四年級其中一個到一年級。雖然大家的教案很多可能沒辦法用了，但是伊

甸重要的就是彈性，所以盡量用下午的空檔討論。 

    行前說明說孩子會注音，但其實現在留下來的小朋友不太會注音符號，因為楊老師不會。翻他

們的作業簿可以發現，老師直接教字怎麼寫，而沒有注音符號。走掉的那位老師會注音，楊老師曾

說過有些小朋友的注音還比他好。短期志工的我們可能要思考要不要繼續使用注音符號的教法，因

為即便教了，十二天一走，注音符號對孩子們還是沒有意義。此外有些老師在第一天上課時，所使

用的綽號太困難(如：牛仔) 老師很難解釋，孩子不知道是什麼意思，其實是不好的。老師和學生

都有不必要的挫折感。 

    雖然行前以討論過各種教案，但遇到突發狀況還是要能夠應變。孩子們很容易受到老師的影

響，在教學方面要用嚴謹的態度去面對，很多細節都需要思考。各種狀況的應對處理，是這次國際

志工很重要的一環。 

「老師你不要忘記我們喔」 

    本次負責的是一年級的孩子，只有五個，有一個是最後一天加入的附近的孩子。依照中文能力

分年級，但年齡差距之外可以發現能力上多少還是有差別。孩子令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認真，總

是不斷的抄筆記，不願放過每個學到中文的機會。能力有些參差，但寫中文沒有筆畫的概念，用畫

畫的方式在寫。 

宣愛：原本四年級，第一天被派來當翻譯。中文聽、說很好，學習很快。是溫柔的女孩子。積極認

真，會舉手回答老師問題。實際年紀大約是小六。送每個老師自己畫的畫。我們出遊的那天有到滿

星疊找我們，沒有找到。要離開那天握著我的手說「老師你不要忘記我們喔」 

祈禱：總是笑瞇瞇的，害羞不太敢發言，其實發音很正確，需要鼓勵。實際年紀大約是小五。對於

我們教的東西有概念，但只會以泰文表達。會做筆記但是是用泰文書寫，僅記念法。送我他摺的紙。

要離開的那天依依不捨，一直握著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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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恩：認真，喜歡皺眉頭。聽不太懂，也不太會念，很樂意講中文。但中文書寫能力很好。實際年

記大約是小三，幾乎每個字都會做筆記。某次寫錯字，我拿立可帶出來，他看著我傻笑。我問翻譯

怎麼了，才發現原來他不知道立可帶是什麼也不會用。 

海明：個性好勝，有點完美主義，覺得可能失敗的事情就不想做。被翻譯寵壞，總是說泰文。其實

中文聽說讀寫能力很好。常常叫他不要一直講泰文，可能不喜歡我，哈哈。實際年紀大約是小三。

偷偷在手臂上寫龍被我發現，明明會很難的字卻裝死。 

明慧：最早認識的孩子，害羞，不願意講中文。只有第一天和作水火箭的一天出現，比較喜歡遊戲。

實際年紀大約是小一。 

幼華：最後一天因為離別會有大型遊戲，加上遇到休假，突然加入的曾經在宣愛堂的孩子。不知道

為什麼很黏我。中文書寫能力很好，聽力也很好。實際年齡大約是小一。 

琪蓉：第二天開始幫我們翻譯的女孩。是附近的小孩，高中生，來幫忙。教我寫我的泰文名字，是

個美麗的女孩，中文能力很好，和孩子相處也很好。 

    除了這些孩子，由於人數變得很少，我們也有機會和其他年級的孩子相處。比起台灣同齡的孩

子，由於環境較單純，孩子們很純真可愛。僅僅只是玩摸對方鼻子的小遊戲也玩得樂不可支，下課

喜歡找老師抱抱等等。面對一個新的遊戲，孩子們總是很開心。 

我們和弟兄們的相處(以下弟兄名字皆非真名) 

    第一天一進村我們便和弟兄們猛揮手，弟兄只是冷靜的看著我們，沒有反應。吃飯時間有位弟

兄一直往食堂看，但我出去洗碗時和他打招呼他沒有回應。第二天由於正平大哥的體貼，我們沒有

一起工作。中午吃飽飯弟兄在自己的房間休息，沒有進一步接觸。第一天晚上，由於弟兄每周都會

有個教育課，放有教育意義的影片。當時放的是電視劇「一公升的眼淚」。對於明明住在一起，卻

不是一起生活這點，我一直感到很奇怪。我厚臉皮的拉一張椅子在旁邊坐下。弟兄們一起轉過來，

看了我一眼，又轉回去。幾個靠近我的弟兄突然一起散開，我旁邊都沒有人坐。我有想過是不是自

己中午洗得不太乾淨，但當時我實在不確定是不是有什麼地方冒犯到弟兄了。和弟兄相處在前兩天

很有距離，雖然我們會和弟兄揮手打招呼，但弟兄並不會主動和我們說話，最多也是點頭示意。 

    最重要的關鍵大約是在第三天早上。一個志工去早市時買了西瓜，卻沒有刀子可以切，因此跑

去和廚房的弟兄借刀子。廚房的弟兄是台灣人，弟兄借我們水果刀，此時在旁邊的一位弟兄走過來，

幫我們切西瓜。大家吃得很開心，但他自己不吃，我們慫恿他吃，但戒毒村似乎規定他們不可以吃

我們的東西。後來廚房的弟兄拿了泰國當地的青芒果，說要請我們吃，還拿出自己私藏的七味粉與

梅子粉。志工們把這三位弟兄包圍後，我們開始聊天。這是三天來最長的一次聊天。我們也開始知

道弟兄的名字，開始真正的融入他們。以下進行個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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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部弟兄 

 汞哥(45)─台灣人，在戒毒村五年，使用中文、台語 

借刀子的大哥。汞哥的名字很有趣。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和一位香港來的弟兄衝哥比較要好，

會向他詢問弟兄的名字。動物園長哥叫廚房負責的這位台灣弟兄「水銀哥」，剛開始覺得這個

名字真是秀氣，志工們也跟著水銀哥的叫著，甚至有人開玩笑的叫「汞哥」。後來某天和另一

位台灣弟兄阿賢聊天時，我問道水銀哥的名字到底怎麼寫，大哥說完我才發現完全不是水銀這

兩個字。口音不同有時會發生一些小笑話。汞哥和主廚負責廚房的伙食，經常在食堂外偷看我

們有沒有吃飽。剛開始的時候他不好意思問，都是偷偷聽我們講話。第三天我到廚房裝熱水時，

剛裝好要喝，他馬上阻止我，幫我把水壺的蓋子蓋好，說先讓沙子沉澱才可以喝。是個貼心的

人。他曾經在另一個戒毒村滿樂福戒毒，據他描述滿樂福的資源比滿星疊好很多，但是紀律也

更嚴格。沒有回台灣，台灣已經一個親人也沒有了，所以在滿星疊廚房工作。 

 大哥(41)─台灣人，在戒毒村十個月，使用中文、台語 

大哥是個很壯的中年男子，看起來就像台灣黑道片裡會出現的人物，有大哥的氣勢，背上有刺

鳳。他是第一個跟我說話的人，用台語跟我打招呼，我只能生硬的回答。過程中大哥問我從哪

裡來，是規定不可以透露的問題，不過當時人很多，因此我們用「我們從很多地方耶，北部南

部都有喔」帶過。大哥對我非常好，常轉頭看我晨禱時有沒有翻錯頁，或是給我水果吃，問我

睡不睡得好，大哥很想好奇我到底住哪裡。第四天時請我吃木瓜，弟兄只拿一片，我卻有三片，

很不好意思。剛開始不太和大家接觸，某天中午請大家吃水果的時候講到自己的故事。 

是屏東的一位有錢人家小孩。父親是十大建設的工程師，以此為榮。但五歲父親去世。母親溺

愛。一個姐姐、一個妹妹。是當地的地主，很多朋友。個性很衝激不得，因為有人說「家裡沒

錢吸不起」，而開始吸安非他命。對朋友很好，不准朋友吸毒。開始吸毒後村莊裏的人都怕他。

後因吸毒罪入獄。曾說滿星疊比獄中還辛苦。在監獄裡面還沒有人敢跟他搶排隊洗碗，每次探

監他媽媽都會帶他喜歡吃的菜，而且在監獄裡面不用工作。雖然現在被放出來了，牢友似乎都

被判了死刑，有殺人罪或強姦罪。十年內監獄進進出出，出獄也遊手好閒。一直承諾朋友不吸

毒，還是違背諾言，朋友卻還是幫他照顧母親。對於此事很後悔。和老婆離婚了，有一個年紀

和我一樣的兒子。(可能是因此對我很好) 兒子幼時每次看到大哥都是在監獄，未感受過父愛。

對此他很煩惱。兒子過年時會去看大哥的媽媽，大哥的媽媽問兒子要不要打給大哥，兒子說：

「怎麼打？他不是在坐牢嗎？」大哥想要補償兒子，但又怕變成溺愛，「只要他想要，我就算

殺人也辦得到」為此很苦惱，雖然他知道這樣是錯的想法，卻不知如何面對。戒毒村裡有另一

位弟兄以賽亞十八歲，緬甸人。大哥要以賽亞叫他「豆桑」，但叫我們不要告訴以賽亞「豆桑」

的意思。同團有一位志工家庭背景較為複雜，母親與人再婚，現在的兄姊沒有血緣關係；親生

父親再娶，有一個弟弟，但後來又離婚，爸爸和弟弟現金經濟狀況很差。會和弟弟連絡，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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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志工五歲前就離婚，對於親生父親沒有印象，親生父親也想彌補此事。志工和大哥對談後，

兩方都對彼此的立場有多一點心情的了解。 

母親是基督教徒，所以推薦此地，曾在台灣的晨曦會分會戒毒，但戒完毒後仍受環境影響。對

於滿星疊，大哥一開始很反感。泰緬人總是不排隊，他不想進行農忙，規定很囉嗦。但漸漸習

慣這樣的生活方式，覺得很自在。大哥雖然想要繼續留在那裡，但母親已年邁。對於自己四十

幾歲還需要母親擔心很歉疚，因此決定六月就會回台灣繼承家業。以汞哥為借鏡，擔心自己回

去後一個親人都沒有，想要戒毒成功。妹妹要結婚了(告訴我們的三天後結婚)，卻不想回去，

怕會讓夫家的人說閒話，但一直打手機關心妹妹。 

 動物園長(25)─香港人，在戒毒村一年，使用廣東話、泰文、中文、英文 

一開始幫我們切西瓜的弟兄。泰文是來戒毒村學的。曾經讀過農業相關技術，戒毒村內的雞

舍和動物都是他管理的，也是他取名。會帶我們去拿雞蛋和餵雞飼料，但怕吵到雞一天只能

兩個人，對於雞舍的管理很嚴厲，很喜歡自己搭起的雞舍。由於年齡相近，因此和志工們最

為要好。是最早和大家打成一片的弟兄。我們一起打籃球、排球，還有自製的棒球。喜歡送

我們東西吃。在滿星疊他常常在三餐以外的時間煮東西給我們吃，像是炒飯、蒸蛋、綠豆湯

等甜點。有過三個女朋友，現在和其中一個有斷斷續續的連絡。以前看過一公升的眼淚，很

不屑，現在看卻覺得熱淚盈眶。對我很親切，曾經說我很奇怪，又說我像他以前同學，問他

怎麼怪法他也說不上來。總是希望可以整到我，但似乎徒勞無功。種咖啡豆苗時會告訴我蟲

子的學名，喜歡把蟲丟給我。叫我小朋友。 

和志工相處的過程雖然快樂，但從不提及自己吸毒的原因。只提到以前待戒毒所都會偷偷跑

回家，因為滿星疊離家鄉較遠，才選擇此地。會鋼琴會英文，曾經當過痲瘋病的志工，對於

自己成為反被服務的對象沒有負面感受，反而覺得自己應該好好振作起來。將來想要進入香

港的神學院就讀。對我看的書《心理學的故事》很有興趣。不過那本已經絕版了，而且不能

用個人名義送禮物，所以最後我沒送。第九天時，動物園長跟我們炫耀上一批志工給他的留

言。那篇留言很長，而且太過情感豐沛，出現了很多「好喜歡你」等字眼。最重要的是這篇

留言只有動物園長有。這其實是伊甸和晨曦會都想避免的事情，因為我們希望弟兄們不要產

生驕傲的感覺。但動物園長卻很開心的告訴我們，並希望我們也簽名。最後一天晨禱前他問

可不可以留下簽名和電話時，我告訴他負責人說不行，他卻沮喪的說「嗯，我懂啦，反正要

保護你們嘛」晨禱後我告訴他主要是希望如果有的話大家都要有，只要大家都要簽，還是可

以簽的，他還是有點沮喪。有時規定難免造成相處上的障礙，但這樣其實不只是因為我們，

而是為了弟兄們在心態上不要浮躁。 

心思細膩，倒數第二天我們的行程為出遊，回到戒毒村時跟我說他覺得有點寂寞，因為村裡

很安靜，讓他感覺到我們走了之後的樣子。最後一天分享時告訴我們，他很喜歡我們這梯志



 13

工，我們真的很願意和弟兄接觸。還說「希望大家不要介意我請大家吃東西，因為我用再多

錢也買不到那種快樂。」最後一天要走時，送我一瓶果汁，送另外一名和他很好的男性志工

他隨身的戒指。 

 桌球(20)─緬甸人，從小在雲南長大，在戒毒村半年，使用中文 

雖然是緬甸北部人，但是從小被父母送到雲南學習，因此會中文，反而不太會緬甸文。相當含

蓄沉默，第一次和他聊天時他也坐的很角落，很喜歡看我們玩。喜歡打桌球。當時知道他 20

和我差一歲時，很高興的跟他說「哇，如果你在大學的話，就是我學長了」他很害羞的表示「就

算怎麼念也不會念那麼好啦」，但從言談之中看得出來他很想復學讀書。曾經感慨的說「如果

沒有吸毒，說不定現在也畢業了」會街舞，在滿星疊戒毒後胖了六公斤。堅持自己以前長得很

帥。後來跟動物園長一起欺負我。身上有刺青。 

 主廚(38)─雲南人，在戒毒村一年，使用中文 

喜歡看我們吃飯。吃飯時間總是自己一個人在廚房後面吃。年齡的差異加上本身害羞，志工們

很少和他接觸，不過不知道為什麼我們很聊得來。因為毒品在雲南很便宜，所以吸毒。他們的

朋友很多也在吸，以鴉片為主。身上有許多疤痕，第五天一位志工問起，主廚說其實只是砍竹

子留下的疤痕，沒有什麼風光的過去。第十一天相機遺忘在吊床，正要回去拿時發現主廚拿起

來看，不確定他會看到什麼，會怎麼想，有點緊張。最後一天吃晚飯時，主廚很高興的給我看

他抓到的蛇，他打算養蛇叫我取名字。有考慮要繼續待在滿星疊。 

 正平(25)─台灣人，在戒毒村六年，使用中文 (此暱名是一開始大家的口誤，並非本名) 

曾為戒毒者，負責我們的工作分配與出遊。從小是鑰匙兒童，國中開始學壞。高一打教官後被

退學，後來在賭場工作，為了配合賭場時間能保持清醒而吸毒。染上毒癮後開始學會又搶又騙，

曾入獄，有前科。出獄後還是想要吸毒，母親很難過。約在 2004 年到滿星疊戒毒村戒毒，過

程很不順。常常看牧師不順眼，也常和其他弟兄打起來。脾氣很差，鬧脾氣和牧師說要回去，

牧師謊稱護照在母親那，不在泰國。毒癮發作時一直撞牆壁，生不如死。某天接到母親電話，

一接起電話，聽到母親在哭泣。母親在電話一頭哭，他也哭了，從此下定決心戒毒。戒毒一年

半後不回台灣，繼續參與門訓課程。在參與過程中個性仍火爆，大家都不看好他成為實習同工，

衝著這點決定要成功。現為滿星疊實習同工。常常被漾漾姐提出的冒險要求搞得很胃痛，但看

到大家想玩又不好意思拒絕。對於我們這梯次的志工他很感動，因為過去的志工似乎對弟兄充

滿距離與畏懼，讓有些弟兄有陰影。「我們都已經戒毒了，為什麼還是這麼怕我們呢」 

(二) 緬文部弟兄 

 久欸(23)─緬甸人，在戒毒村半年，使用緬文、泰文、些許英文與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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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和大家互動的緬文部弟兄。喜歡彈吉他，以生硬的中文和大家說話。剛開始也不敢和大家

互動，但因為每次彈奏吉他志工會很厚臉皮的跟著亂唱，他似乎很喜歡這樣的互動。一開始在

涼亭默默的彈，後來變成動不動就叫人唱歌他彈奏。有一度問我們流行歌，但規定不能唱因此

也沒有彈奏。情人節時送給一位志工小紙條，上面畫著玫瑰花和一段緬文。英文並不佳但很喜

歡寫英文留言給志工們。第十天晚上是元宵節，不知道元宵節的意思，只知道是節慶，還是很

開心的送一部分的志工飲料。志工們紛紛推託不拿，但他自己拆封送給大家，只好收下。某天

在吊床上睡午覺，醒來時久欸在旁邊彈吉他，真是高級的享受。 

第四天時，教案討論完後弟兄還在種咖啡苗。我和另一位志工要一起去幫忙，那位志工說他要

晚一點過去。於是我先到工作空地幫忙。由於是想要幫忙，所以很認真的在種咖啡苗，弟兄倒

是一直聊天。我問弟兄們在聊什麼，久欸跟我說：「沒有阿，覺得你很厲害」剛開始我以為是

說我種咖啡苗速度很快，有點開心。後來想到，他的意思大概是指我不會怕他們吧。大哥問我

家住哪裡，在哪裡讀大學，我不想正面回答，努力岔開話題。沒想到那位志工一直沒有出現，

變成我和大哥單獨相處的局面，無法推託，說實話當下有點緊張。但後來大哥問我平常在幹嘛，

我說上學之類的時候，久欸很開心的他會幫我每天幫我禱告考試考好。久欸是個開朗愛笑的男

孩，很喜歡唱歌。 

 阿強(29)─緬甸人，在戒毒村十年，使用緬文、中文 

屬於實習同工。家中幼時有錢。當地的村子吸毒是潮流，包括父親在內都有吸毒。當地的流行

話是「如果爺爺吸毒、爸爸吸毒，兒子不吸毒不是很奇怪嗎？」1997 年父親發瘋，幾近傾家

蕩產。當時他有吸毒未上癮，為了逃避父親而到朋友家，反而因此上癮。決定到泰國戒毒，但

失敗。同年為國際禁毒日，怕被警察抓而逃到雲南，還是被抓。在中國關過後，由於母親推薦，

2000 年到泰北滿樂福戒毒。起先很不服氣，不想看牧師臉色，自願到廚房幫忙(廚房幫忙者不

用做農忙)。漸漸習慣這樣的工作模式。2010 年父親過世，想要回家但被拒。因為沒錢他也無

法回去。有次出遊到瀑布旁，高處有一塊大石，志工們說想爬上去。他雖然很想讓大家上去，

但又怕危險。志工已放棄上去的意圖，他還是在想怎麼讓大家上去比較安全。很可愛。 

 以賽亞(18)─緬甸人，在戒毒村一年，使用緬文、中文、英文、拉祜族語、泰文、些許台語 

沉默寡言，但長相清秀年紀又小，受到志工與戒毒村小動物們的歡迎，不太常和志工說話，總

是默默避開。語言學習能力很好，可以使用中文、英文交談(雖然中文有英文的腔調)。以前高

中讀生物。一靠近他就閃開，是我最後一個認識的弟兄。第七天時，他與另一位弟兄阿德在涼

亭裡。我走到涼亭坐下來寫日記。他突然開口問我名字，有點感動，我還拿自製的泰文名牌給

他們看。當天是情人節，他問：「你，要不要打電話給台灣男朋友？」我回他：「要是有那種

東西的話就不會出現在這裡。」我問他要不要打給緬甸女朋友時，他搖搖頭說「吸毒的人才沒

有女朋友」。他對吸毒這件事深感自卑，常常說「吸毒的人腦子不好」等等。雖然不會欺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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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會嘲笑其他人。(有位志工不論怎麼學都學不會緬文的我愛你，也聽不太懂以賽亞的話，以

賽亞最後受不了嘆氣說：「不只吸毒的人腦子不好」)。不知道是害羞還是怕分開會難過，總

是在一旁看我們玩，就算邀他他也不參加。叫大哥「豆桑」，其實他知道是爸爸的意思，不過

覺得無所謂。 

某天經文講解時，老師問以賽亞喝酒會想到什麼，以賽亞說很想家。再二十天就可以回緬甸，

但為了等同在戒毒村的舅舅而須多留幾個月。想要回家跟媽媽一起生活，希望可以復學，或是

在觀光區賣衣服。會吉他，總是在大家睡午覺或是寫東西時當大家的伴奏。不論是台語、泰語、

吉他都是在戒毒村學會的。 

雖然從緬甸來，但是信基督教。媽媽叫他來。吸毒原因是毒品購買容易。某天問我信不信耶穌，

我跟他說我不是基督徒，他遺憾的說：「可是耶穌愛你耶。」以賽亞的身上有很寶貝的十字架

項鍊。晨禱時我坐以賽亞後面。每次低頭默禱時都會聽到沙沙聲，最後一天我忍不住好奇睜眼

一看，居然和以賽亞和久欸對到眼。明明是低頭默禱的時間，真是不專心阿。離別時有哭。 

 史東(36)─緬甸人，在戒毒村時間不明，少於一年，使用緬文、拉祜族語 

以賽亞的舅舅，沉默寡言害羞。會彈吉他，是戒毒村公認的歌手。很少和我們互動。除了本身

性格外，一部分原因也是語言不通。常常在一旁看著我們玩。第五天晚上，一小群志工趁空閒

時間和弟兄一起唱聖歌跳舞，雖然語言不通但很融洽。史東哥突然告訴翻譯說他想彈一首歌。

整座禮拜堂很安靜只有史東哥的旋律，那是一首拉祜族的當地民謠。雖然聽不懂那首歌的歌

詞，卻覺得很溫暖很感動。史東哥透過翻譯說這是一首感激大家相聚在一起的歌。對我來說這

是很難忘的經驗。最後一天史東哥代表緬文部弟兄自願上去分享，他表示「其實剛開始我不是

不想理你們，是因為害怕你們。我很怕你們會怕我們。吸毒的人不要說是人了，連母狗都不願

意理，但沒想到你們卻願意接納我們這些人，把我當做朋友一般。我真的從心底感到感動。我

已經很久沒有朋友的感受。」對於吸毒這件事情很自卑。 

 弄水(41)─泰國人，在戒毒村四年，使用泰文、阿卡族語 

當地人，戒毒有一段時間，有點像是住下來了。不識字，是少數民族阿卡族的人。取不到老婆，

只好花錢請人介紹，太太因為不甘寂寞所以跑來一起住。兩個人常常在廚房後面一起吃飯，禱

告時也是一起坐在後面。負責照顧咖啡苗和數咖啡苗種到第幾顆。喜歡跳舞。 

 雙保(40)─緬甸人，在戒毒村年數不明，使用緬文，拉祜族語 

除了語言隔閡，他和志工互動很少，原因是他都在自己房間睡午覺。以賽亞覺得志工會吵到雙

保哥，以此叫志工們安靜點。雙保哥感覺上是個開朗的人，唱聖歌時喜歡站前面，動作也很大。

最後一天很大聲唱聖歌，歌聲讓人不敢恭維，但活力十足卻很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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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35)─緬甸人，在戒毒村年數不明，使用緬文、中文、泰文 

中文不流利。由於我曾經給他看我名字的泰文寫法，因為知道怎麼念，因此他常常叫我名字，

再比手畫腳一番。喜歡和志工們打排球。和以賽亞很不錯。請我吃過一種特殊的水果，要捏過

才可以吃。不捏會很酸。但一開始沒人告訴我這件事，被酸完了阿德哥才又給我一顆。頭上帶

的不知道為什麼是景福宮的帽子。據大哥說他是阿德哥是從自己村莊來戒毒的，他的親人都以

為他死了。某天在路上又看到阿德哥，馬上所有親戚跑去相認。相認那天很感人，看到阿德哥

的妻子女兒，大哥覺得很感動。現在阿德哥和家裡也有連絡。 

 老滿(25)─緬甸人，在戒毒村半年，使用緬文、中文 

中文能力很好，擔任翻譯。剛開始雖不太與志工接觸，但是個熱情的人。曾經說過以前的志工

會怕他們，讓弟兄很難過。有一個梯次的志工，因為沒有和母親說是在戒毒村，母親知道後很

訝異，還特地坐飛機跑來滿星疊「監視弟兄」。通常每一梯只有兩三個志工會和弟兄接觸，大

部分都在自己的房間裡做事，弟兄是第一次碰到像我們這樣會積極接觸弟兄的志工。老滿負責

掌管發電機，自己住一間。有個秘密廚房，會在那裡請志工吃東西。第四天種咖啡豆時，告訴

我咖啡豆三年後會開花，整個山坡都是白色花海，希望我三年後可以回來，他會在戒毒村等。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看咖啡花喝咖啡。我們不能和弟兄有約定，後來這段話被胡老師打斷了，不

了了之。第十天晚上一群志工和四個弟兄一起唱歌，雖然很融洽但使老滿延誤一個小時熄燈，

領隊非常生氣。和志工也很友好。最後一天希望請志工吃東西，雖然志工紛紛推託，但還是硬

塞給大家糖果，和久欸一起送大家。送人的人比收的人高興。最後他好像很開心自己也可以像

動物園長一樣送東西給我們，總覺得這是負面影響。 

 胡老師(31)─緬甸人，在戒毒村十年以上，使用緬文、中文、拉祜族語 

滿星疊負責老師。但個性很溫和，弟兄都不太怕他。曾是戒毒者。十三歲父母相繼去世，十四

歲休學。有兩個姐姐。因為需要開始替家裡賺錢而有自己的錢，後來學壞。為了毒品，常常用

偷用騙的拿姊姊的錢，吸食安非他命。被送到泰北親戚家，但當地又有買毒品的門路，再次染

毒。親戚不想要照顧他了，送他到滿星疊。後來在滿星疊信仰基督教後戒毒成功，現在以被親

戚接納，但怕被影響不願再回緬甸工作。約兩年回去一次。有泰國女友。第四天志工曾邀他玩

大富翁，他很開心而且很喜歡。之後每天都問今天有要玩大富翁嗎。講拉祜族的鬼故事。 

    由於之前志工的畏懼，造成弟兄起初也不敢靠近我們。但後來打成一片後，弟兄很重視我們。

星期日是聚會的日子，我們和弟兄一起活動。居然有弟兄拿西裝襯衫出來穿，還擦香水，對比穿夾

腳拖和棉褲的志工很有趣。行前說明提及的警告是必要的，有時卻造成志工們心理壓力，而不願和

弟兄親近。最後一天分享結束時，弟兄們在教堂唱著祝福的歌，用各自不同的語言替我們祈福。雖

然語言不通，但對彼此真誠以待，我想這是一個令人難忘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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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中兩次精彩出遊行程 

    第一次的出遊是泰緬邊境的金三角與美賽，離滿星疊約兩小時車程。金三角山上有做廟，但女

生不能進去，因此作罷。美賽龍蛇混雜，有很多便宜的攤販。最特別的是有賣計算機的攤販。同團

一位志工是學工程的，剛開始看到工程計算機非常好奇。台灣一台三百塊以上的工程計算機居然只

賣一百塊。該志工試用了一下，發現計算機居然是假的，除了加減乘除之外都不能用。真是令人驚

訝。美賽也算是觀光勝地，但因為很多人會偷渡，所以警察很多。問司機大哥警察怎麼辨別亞洲人

是否偷渡，大哥說最基本的分辨方法就是「眼鏡」。很簡單但也很聰明的方法。下午到泰國傳統黃

昏市場，很多傳統小吃。由於都是說泰文，買東西需要比手畫腳一番，會被坑錢。買飲料時遇到一

對情侶，因為語言無法溝通，最後居然直接給我們喝飲料，真是熱情。 

    第二次的出遊是泰國少數民族與騎大象。我們看到泰國當地的阿卡族、拉祜族、長頸族。除了

阿卡，其他都不是泰國當地的少數民族，而是從緬甸遷來的。緬甸對待少數民族非常惡劣，因此這

些人不計辛勞也要跑到邊境來。在泰國沒有身分的他們，需要透過人蛇集團買通警察。人蛇集團抽

成很多，他們生活艱辛，但即使如此也遠比在緬甸好得多。由女人和小孩負責販售長頸族商品，提

供拍照。攤販後面是他們的住屋，可以看見男人們在後面休息看著觀光客。地陪叫我們不要殺價，

已經很便宜了，小孩不會做生意，對他們來說東西賣出去就好，但之後會被痛打一頓。下午騎完大

象我們去大賣場。泰國大賣場榴槤口味的東西很多，熟食區有賣生日蛋糕，也有專人幫忙切水果。

更特別的是，大賣場裡居然有燕子飛來飛去，真的很特別。 

    除了這幾天，我們還有去滿星疊附近的深山瀑布，由於過去瀑布的路很難走，正平大哥一開始

很反對，漾漾姐一意孤行。當時有三、四位泰國高中生在瀑布玩水。他們會從瀑布旁的岩石跳水，

除此之外他們用枯枝刺穿抓到的魚，再用旁邊的枯幹生火烤魚，很像卡通出現的自然煮法。雖然煮

法很原始，他們還是有手機的，只是這種和大自然相處的方式很特別。 

「志工服務還是旅行？」這裡可能稍微有點文藝 

好吧，放輕鬆，社會學實踐報告已經要結束了，這是最後一部分。 

在投稿社會學實踐報告前，其實我不太確定我是 F(旅行)還是 G(志工)，幸好不用分類。 

說真的我自己也不知道發生什麼事了，為什麼會變成兩萬多個字呢？對滿星疊真是千言萬語

阿。想要打社會學實踐報告，最初的動機只是想要把這些經驗透過這個報告和大家分享。但打著打

著，想記得的、想分享的事情越來越多。這幾天帶給我的衝擊和我看到、聽到的一切風景都讓我難

以忘懷，漸漸的，這篇報告的意義似乎不是介紹給大家這麼單純了，對我來說，應該是記錄著我不

想忘記的那些片段，得不得獎似乎不重要了。這不是為了想得獎而打出的報告了。好吧，我真的沒

辦法否認這一篇報告莫名的長。(至少老師之後可以開始想想下一屆要怎麼規定格式和字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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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二天，不管是和弟兄、和孩子的相處，都很快樂。短短的十二天，以教育志工的名義，實

際上我們教會了孩子什麼呢？雖然教了世界地圖，雖然教了很多動物、水果的名稱，雖然教了金元

寶的摺法、教了新年習俗，可是我們離開後孩子真的記得嗎？我們是不是真的讓他們稍微認識了這

個世界，而不是一堆符號呢？這一點我不會知道，但我寧可樂觀的相信，透過一梯一梯的志工和楊

老師的努力，孩子們中文會更好，好的足以追求他們想要的夢想。 

    而這一次在滿星疊讓我最大感觸的，是我們和弟兄的故事。好吧，或許看字數也是這樣沒錯。

記錄中參雜著一些瑣事，這些事讓我很快樂。和弟兄的相處方面，過去的志工受到弟兄身上吸毒標

籤與日後可能找上門的恐懼影響，讓我發現或許在行前通知時除了受助對象，也需要考慮到志工們

的想法，畢竟這樣的交流是相互影響的。但同時我也反省我們帶給弟兄的快樂是正向的嗎？當下或

許很快樂，但或許就像之前領隊留給動物園長的留言那樣、就像那天晚上，或許我們和弟兄唱歌很

快樂，卻耽誤到他們的作息。滿星疊因人數減少，快要被拆掉了。我們是否能讓弟兄好好表現，是

滿星疊是否被拆掉重要的因子。雖然我們的陪伴讓他們很感動，可是多餘的快樂真的是他們需要的

嗎？我不奢求自己帶給他們什麼向上的影響或人生的轉機，可是如果吸毒帶給他們的是這麼大的痛

苦的話，我只希望他們可以不要一而再的做自己不想做的人。 

  除此之外，弟兄們對我們很好，讓我不勝感激。在泰航的飛機上我睡不著，突然又有很多話想

跟他們說。不管是汞哥、動物園長、老滿或久欸，都很喜歡請我們吃東西。那天老滿久欸給我們糖

果和果汁，他們自己卻比收到的我們任何一個人都還要開心，蹦蹦跳跳離開。他很高興可以請我們

吃東西然後當朋友，他用再多錢也買不到那種快樂。 

       這些事有時讓我們很難受，我想很多志工都是這樣感受的。 

       我們當然完全非常開心收到他們送我們的每一樣東西，但是即便他們什麼都不做，只是跟我們

玩，只要和我們聊天，我們也還是一樣愛著他們的。我希望我們應該是要一起吃榴槤糖，然後一起

把嘴巴搞得臭臭的。最後一天我有分享時。上台時我很緊張，講的很少還一直結巴，不過其實我很

希望弟兄也可以明白我在伊甸的大家還有弟兄他們身上學到的事情── 

      這次出梯隊，隊員都有自己的故事，恕我不在報告裡陳述。 

    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未來有很多挑戰和障礙，我們當中有的人的生活方式要面對一大群人的

質疑、 有的人還在努力學習如何和自己很愛很愛的人相處、有的人背負著至親與社會的眼光、有些

人曾經失去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我們的路我們的故事，還有弟兄們曾經吸過毒、觸犯法律坐牢、

渴望被接納，沒有一個快樂或不快樂該被遺忘，這些都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犯錯然後悔改、時而

快樂時而遺憾，但是即便一路上傷痕累累，我們都不會失去愛人與被愛的能力。沒有任和種族、膚

色、國籍、作為，讓我們比他人更優越，每個人都需要被愛被尊重。最後一天分享的當下我沒有和

弟兄提到這件事，但我希望他們可以感受到這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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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和孩子看過那麼多梯隊，我們會不會被遺忘呢？ 

       永祥哥說過：「沒有我們他們會比較快樂」在滿星疊我們很多作為都在影響著弟兄，不管是睡

覺時間或任何影響他們之間的相處的可能性；「不輕易開始、不輕易結束」某次在臉書上的討論讓

我希望，我們在一起的快樂是真誠的，讓弟兄和孩子不是在一梯又一梯的志工們中練習怎麼說掰

掰、練習怎麼習慣這些突如其來的來又突如其來的走的人們，而是每當想起過去的志工們，就會會

心地笑，然後理解自己在那個時候被那麼樣的珍惜過。我希望自己是做到的，否則我們和一般觀光

客沒有兩樣，甚至更惡劣。 

    最後，這樣的經驗是志工服務還是旅行呢？在打實踐報告的過程中，我比在飛機上更深刻的思

考：我不知道自己是否有做到協助孩子、協助弟兄，但這趟旅行提供我不同的經驗與反思，或許得

到幫助的人是我。與以往看景色的旅程不同，這是一趟以「人」為主角的旅行。出於善意的行為並

不一定是正面的影響，我想不論是否跨國跨文化，對於自己的助人行為都需要進行反思。這樣的活

動，對我來說不是去「看窮人生活的」，而是在不斷的衝擊下省思自己的作為。國際志工日漸興起，

參與人數、相關單位越來越多，或許我未來還是會繼續參與類似活動，將這次的經驗打成報告，提

供未來想要參與國際志工的人參考。 


